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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丹景山和彭州市
内各公园作为牡丹园地，向民
间搜集遗存旧种并引进洛阳
品种已达200余品，约近百万
株。其中尤以丹景山范围最
大，已形成红霞飞云、粲然陇
蜀的人文景观。

《蜀王本纪》中还有如下
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
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
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
见。”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指
出：“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

‘关口’是也。……相对望，如
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
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
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
窝子为‘瞿上’。”由此可见，距
离丹景山牡丹生息地甚近的
天彭阙，乃是蜀之神山——岷
山的大门，牡丹或幻或化，总
是蜀地的精魂。

5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
穿过陆游祠和高敞的桢楠林，
来到金华寺之前，怅望着那些

与岩石、青苔、野草喃喃对话
的野地牡丹，我发现在连绵的
沟壑里，见到的更多的还是野
草和岩石。牡丹还是牡丹，花
朵并不硕大，但静静开放；一
些凋谢的花朵渐渐倒伏在石
头上，似乎睡过去了……这就
像水，回到了水中那样，天彭
牡丹，劲骨刚心，这让我感到
了一种宿命：我必向天彭阙如
甘露，我必如野地牡丹那样开
放。 文/蒋蓝 绘图/李潇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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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文化区域，牡丹毫无疑问是花王。不但在于它硕大
繁复的花态，以及君临天下的咄咄逼人之势，还在于它的文化隐喻，华丽、富
贵几乎成为牡丹在民间落地生根的最大原因。

富贵文化就像飞蓬一般席卷而下，蜀地自然无法幸免。其
实在今川西地区原本有牡丹，到唐末便渐次绝迹。王建建立前蜀，又从北方引种
牡丹到蜀宫御苑。宋《茅亭客话》一书记载牡丹花：“西蜀，至李唐之
后未有此花……至伪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间移植。”京即唐朝
京城长安(今西安)，洛即洛阳，梁指梁洲(治今陕西汉中)，洋指洋州(治今陕南洋
县)。成都民间，坚信花蕊夫人最爱牡丹和红桅子，孟昶命官民广种牡丹，并说：洛
阳牡丹甲天下，今后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阳，还派人前往各地选购优良品种，在宫
中开辟“牡丹苑”。牡丹繁盛之下，孟昶除与花蕊夫人盘桓花下之外，人与花相互
彰显，构成了蜀国一段绮丽史。孟昶更召集群臣，开筵大赏牡丹。

天彭丹景山具有独特的季候，
一直就是蜀王朝的后花园。唐肃宗
上元元年（公元686）三月，杜甫应彭
州刺史高适之邀游丹景山写下了

《花底》，是历史上咏天彭牡丹的开
山之作，也是中国最早的牡丹诗之
一！加上陆游的《天彭牡丹花品
序》，天彭牡丹由此成为与洛阳牡丹
相颉颃的灵姝。

天彭牡丹里，有原产的单瓣野生
牡丹，俗称“川花”，足以证明彭州是
蜀地牡丹的故乡，加上北方以及“藩
地”品种杂交而形成的天彭牡丹，花
大、瓣多(最多达880余瓣)、瓣基部多
有紫斑的特色。而更为重要的一个
原因，在于丹景山牡丹最初由僧人看

护管理，花在与时光的对望里获得了
最大的慵懒，她们旁逸斜出，渐渐在
岩石缝隙里顽强繁衍，一些花被遮荫
后花色变异，形成了岩石、丽花、藤
萝、野草酝酿而起的一种蜀地韵致，
宛如一幅皴法淋漓的水墨，这与洛阳
庭院中的牡丹大异其趣。

与淮橘为枳反向而行，牡丹在西
蜀上山下乡，其形而上的属性必须接
受再教育，她降尊纡贵，开始在蜀地
方言中裙裾摇曳，辨声猎色。物性在
变异中重塑，变一切不可能为可能，
宛如花朵的延宕与内翻，翻出血肉之
艳与骨髓之玉。在我看来，天彭牡丹
的根性，并非天鹅之舞，而是一种峭
拔于巉岩的凌波微步。

以牡丹自喻，历来是女才子的特
权，比如“卖残牡丹”的鱼玄机，比如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而处于蛰伏、独
处时期的男性，梅花、廋竹、荷花、青
松、菊花，往往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镜
像。但在丹景山，至少有两位天纵奇
才者，却偏偏对这岩石缝隙里的牡丹，
寄托了无限沧桑与心事。

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硕儒王
闿运。

查《湘绮楼日记》，光绪七年三月
十五至二十一日，王闿运游历了彭县
丹景山看牡丹和游灌县都江堰。这
是王闿运应丁宝桢之请入主尊经书
院一年多后，第一次正式出游，他平
时之多去武侯祠、杜甫草堂散散心。
他去彭县，从城西出城到洞子口，一
路过从义桥，龙桥“川水甚壮，水桐花
盛开。”路过新繁还去看了看东湖：

“东湖亭廊甚卑，结构胜于杜祠。”在
新繁歇了一晚后，第二天从新繁出
发，过青白江。王闿运在丹景山待了

三天，十九日才下山，从桂花场，丰乐
场进入灌县。路上所见“唯彭县种罂
粟者多，余多种麦豆者。”

金华寺位于成都彭州市丹景山
之巅，建于唐玄宗时期，其开山祖师
为金头陀。这位头陀就是大名鼎鼎
的新罗国（今韩国）三王子、神僧无相
禅师，而且他同时又是大慈寺、净众
寺、宁国寺的开山祖师。金华寺堪称
巴蜀最为宏大的牡丹道场，牡丹奇
异，从石穴岩缝中摇曳而出，因此有

“仙牡丹”之说。王闿运记录了光玺
和尚对他说的话：此地牡丹“有二本
是唐时旧窠，从石缝出。”“此寺花为
金头陀所植，未详唐何代也。”他在唐
风韵致感染下，欣然为金华寺撰写了
著名楹联：“山中昼永看花久，树外天
空任鸟飞。”后来还写了一批诗文记
录这次壮游，其中《天彭牡丹》一诗，
表达自己不贪恋富贵的清高心态，诗
乃以花喻人，咏物而持志，这是持才
傲物者的最佳自我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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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地方言中裙裾摇曳

两
个
爱
牡
丹
的
男
人

硕儒王闿运
欣然为金华寺撰写著名楹联

比王闿运走得更远的是国画大
师陈子庄。

陈子庄弟子、著名美术家陈滞
冬曾对我说，需要纠正一个以讹传
讹的误会：陈子庄先生 1950 年直到
1976 年逝世，就没有再到丹景山。
他数次前来观花，均在民国时期。
他绘制了上百幅天彭牡丹：红牡丹、
白牡丹、墨牡丹、状元红、绿牡丹
……画幅或大或小，大多绘制于阴
晴突变、人生困厄的时期。落款时
间、地点故意错写，他不愿意让人从
中发现自己的牡丹踪迹。

确凿的事实是，他在金华寺前流
连忘返，对唐时牡丹“状元红”反复摹
写。人与花的无尽对望：人穷志长，
花红缠绵，那是怎样一种心迹？

他至少在十几幅牡丹图上有详细
题款。比如，他的四尺中画《红牡丹》
题款：“多宝寺在彭州丹景山之巅，悬
岩断壁皆生牡丹，苍干古藤，天矫寻
丈，倒叶垂花，绚烂山谷，有丰碑书‘唐
时旧窠’四字，则知其事久矣。予曾到
其地，故为图以记之。”

他的四尺中堂《白牡丹》题款：“吾
蜀丹景山产牡丹，不在洛京下。余三
十年前与‘盲禅师’到此。今写白玉
盘，能得其天趣。”他提到的“盲禅师”
并不盲，乃是民国蜀中一位江湖异人，
有武功，“盲禅师”为其名号。

仔细观摩陈子庄的天彭牡丹画，他
是一反古人布局的（尤其是北方画家的
布局）。他多将花朵分成两部分处理：
花蕊间的花瓣较小，反而用色重，笔触
较短，多次点染；上面周围大花瓣反向
下垂，花瓣较大，笔痕也较淡而松。

历来绘制牡丹的好手多为御用
艺人，衣食无忧，闲庭信步。穷得连
好纸佳墨也买不起的陈子庄，大画
牡丹，自有超凡的寄托。

他用方言自况：“我画牡丹，有
时先将叶子一阵网起，然后画朵花
就完了，不一定硬要画根杆杆来斗
起。”他喜欢纯粹的颜色，画牡丹不
用白粉，这样就使花色更抽象；有
时，他用纯墨画花朵，浓墨点化，似
乎要让花喊叫出声，把来自地底的
苦涩尽情吐出；一般画家淡色处理
的花茎，子庄先生反而使用色彩画
枝杆。这就像梵高燃烧的向日葵，
天彭牡丹在陈子庄笔下第一次得到

了奇异的赋形和纸上命名，诡异而瑰
丽，颇为惊心。那其实是他的梦与野
地里的牡丹，撞了一个满怀……

花到极致必成妖，牡丹也被称为
花妖。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

“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
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
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
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
之妖，不足讶也’。”我想，面对被孔雀
的金风吹拂的牡丹，陈子庄只能跨上
一头斑斓的金钱豹，用豹须之笔绘出
那一种刻骨的相遇。

他的眼睛其实早就看穿了历史
中牡丹的阴面与阳面，他在《谈艺
录》里说：“古人书读得多，但论到画
画，到底还是观察少了，以致眼高手
低。此外，所观察与描写的对象都
限于庭园之梅，山林野梅的气氛没
有体会过。古人画的牡丹，也仅从
庭园中看到的牡丹而来。我不喜欢
画庭园中的花卉，以其遭人工扼杀，
违背自然规律，生命力薄弱。”

基于这样的视觉，与其说天彭牡
丹给予了陈子庄一种罕见而淋漓的
野趣，不如说陈子庄赋予了天彭牡丹
与世无争、傲岸沉雄的气质，那种渴
望与天地一起老去的愿望，天彭牡
丹，承受了它们未必能够承受的生命
之重，那未尝不是陈子庄关于自己艺
术永在的一个生命设喻——生在丹
山北，垂垂野意浓。移入庭园里，胭
脂血泪红。

国画大师陈子庄
对唐时牡丹“状元红”反复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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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庄作品《丹景山牡丹》

3月底至5月中旬，是赏彭州牡丹的最佳时间。花蕊夫人最爱牡丹


